99學年上學期大陸地區訪學研究心得報告

9649509清華大學台文所陳運陞

　　筆者是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四年級研究生陳運陞，很榮幸能夠九十九學年度上學期，前往北京清華大學進行為期一學期。由於筆者的學位論文是以1932-1945大陸東北淪陷區的「滿洲國」作家為主題，雖然在台灣已經有施淑教授，柳書琴教授，劉恆興教授與朱惠足教授等人針對滿洲國主題的研究，並有許多豐富且優秀的成果。但由於歷史因素，在台灣與「滿洲國」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當時的出版品，仍算少數，本次的訪問研究，從資料的收集方面對筆者而言是非常重要且寶貴的經驗，而這次前往北京的訪學，也讓我體驗了不同於台灣的研究生生活與認識了許多新的朋友，為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增添了許多精彩的部份。
　　
行程既要與心得
 
　　筆者於9月13號抵達北京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港澳台辦公室的安排下，辦理好手續之後，入住了一般研究生的宿舍。住宿環境雖然不錯，但對住習慣了台灣的學生宿舍，一開始還是訝異於其極簡的風格。洗公共澡堂雖是預料中的事情，但沒有熱水的確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宿舍樓內連飲用的熱水都沒有）。於是入境隨俗的弄了一般大陸大學生都有的大型熱水壺去裝水。除此之外，在清華大學內的生活極為方便，很快的就能安頓好生活，開始收集資料的計劃與行動。宿舍的室友十分的和善，這不得不提到參與清華大學的交換訪學計畫中，相當有意思的部份，就是學校一視同仁的對待我與大陸的研究生。這讓我不只是在課業上，並且在生活上與大陸研究生有許多交流的機會。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除了旁聽學校的課程之外，就是在北京市的圖書館尋找與蒐集需要的滿洲國與東北現代文學相關資料。然而，做為大陸地區重點大學的北京清華大學，或許是因為以理工科為主的地位，現當代人文方面的藏書足夠，但其實不算豐富。又或許是兩岸情勢與歷史的關係，許多在台灣能輕易借到的資料，在這卻找不到，或是無法外借。換句話說，即便是做為大陸首屈一指的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便利性與豐富性，尤其在人文社科的方面，感覺上反而不如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的人社院圖書館。
　　雖然現當代的資料較不完備，然而1949年以前的民國時期資料，有相當豐富的收藏，而這些老資料也正是這次前往北京訪學的主要目的。在清華圖書館老館的收藏中，找到了一本胡風所編譯的《山靈》，其中收錄了戰前台灣與朝鮮被日本殖民時期的寫實小說，像這樣的資料未來可與筆者目前的「滿洲國」專題相結合，打開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東亞殖民地比較研究的契機，實屬讓人極為興奮的發現。除了本館之外，北京清大歷史系恰巧在筆者今行交換研究的同時，購入了大批戰前的日本資料與報紙。其中，最重要的時從明治時期到昭和戰後的《朝日新聞》復刻版。並且藉著透過清華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的課程，有系統的閱讀了大量的《朝日新聞》文獻。像這樣的新聞媒體提供了相當豐富，尤其是相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歷史的社會脈絡的文本。
　　除了調查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料外，他所在的海淀區，是北京市內的大學區，整個大學區內，最重要的圖書館大概就屬北京大學圖書館。與清大不同，北大是以人文學科著名，北大圖書館有相當豐富的人文學科藏書，尤其是民國時期的舊期刊資料。在北大圖書館最大的收穫，是找到了以筆者研究的「滿洲國」時期作家古丁為中心形成的藝文團體：藝文誌派，他們所出版的《明明》、《藝文志》以及《讀書人連叢》這幾部期刊，其中所收的《明明》第二卷第六期，恰好是在現有的復刻版中缺少的部份之一；而《讀書人連叢》則是前幾次筆者隨指導教授前往東北查找資料時都未能見到的珍貴材料。透過這些資料，不僅能夠看到作家作品發表的原點，更能透過同人之間互相批評與交流，深入理解作家所處的歷史環境，以及從中衍生的思想與創作觀。同時，從作家們的交流中，也能夠發現當時影響他們主要的世界思潮，並且在這樣的影響下，汲取了這些新思想之後，所呈現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本身位置的理解。尤其，在80年代與更早的研究中，此一藝文團體往往被不分青紅皂白的劃入親日的知識分子，但當透過原點資料的發掘，影響他們的，以及他們所介紹的，是包含當時俄國在內以及東歐弱小國家的作品與思想、有關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的辯證、以及以魯迅為主的，在五四運動之後，持續發展的現代文學思潮，這種種的主題都是在當時的白色恐怖統治之下，迂迴的從夾縫中，小心翼翼鑽出來的進步思想。透過原點資料的觀察，更能呈現殖民地知識分子在面對隱含暴力性質的殖民地現代性，與民眾的思想啟蒙問題上的張力，而這並不是能夠單從政治或是民族主義觀點，就能輕易畫分的。
　　從北京清華大學往南搭乘地鐵，經過六站便能到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資料豐富程度，自不待言喻。而只要持台胞證辦讀者卡，以及準備大陸地區接待單位的介紹信，基本上就能暢行無阻。不過因為制式化的服務規範，當需要查找期刊合訂本，或是當要看保存本的舊資料時，就相當麻煩。通常申請閱覽之後都有等上40分鐘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才能等到資料從架上取出。而其中保存本的查閱更麻煩，因為無法線上預約，只能在現場預約後等待。若是同時沒有其他備案計劃的話，便會形成時間的浪費。國家圖書館更重要的收穫，是「滿洲國」時期報紙《大同報》微卷的閱讀。報紙由於每天出刊的特性，資料的量比一般的單行本與期刊都還要大，這造成在前兩次筆者前往大陸地區查找資料時的遺珠之憾，因為在短短的一兩天內看過超過一年份量的報紙，並且要心有餘力照顧到其他類型的資料，是很困難的事。而這次較為長期的訪學機會，讓筆者能夠花上許多的時間，全心投入在報紙資料的閱讀上，終於能夠親眼一見從來都只有在二手研究中看到的報紙篇章，對研究生來說，實在是件很幸福的事。並且透過報紙上副刊的連載以及論戰，能夠對於「滿洲國」時期的文壇，乃至於社會的全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掌握，而不用再像過去如瞎子摸象般胡亂摸索與意測。另外，《大同報》上所連載的滿洲國一位名叫李軍猛所翻譯的夏目漱石的《枕草》，透過翻譯能夠一窺當時的文化交流，而將夏目漱石介紹到東北現代文學的文壇上，也可以看到身處殖民地的情況之下，「滿洲國」的知識分子，以各種的嘗試與方法，接觸世界上優秀的文學作品與思想。除了報紙之外，國圖還收藏了兩卷《大東亞文學》雜誌。顧名思義，從書名就清楚的看到這是為了服務於日本大東亞文化圈政策的出版物。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集合了當許多著名日本文學者撰文的雜誌，是中文翻譯的版本，反映了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帝國的文化政策。
　　但在國圖複製資料的時候仍有許多不便之處，不同於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微卷資料可以透過電腦直接影印。大陸在複製時與查閱時相同，仍然要提出申請。雖然一張A4的複印資料要價1元人民幣與國圖台灣分館差不多，但是要等上三到七天才能拿到手，若是申請急件複製的話，則要高出原價1.5倍複製費用。雖然可理解保護珍貴資料的嚴謹，但對研究來說這無疑又是個無奈的等待與時間的浪費。同時，這樣的費工費時，也意味著在大陸，許多知識與歷史材料並不像在台灣可以自由便利的接觸到。
　　除了上述圖書館之外，北京現代文學館也有豐富的舊資料收藏，尤其，其中有一本滿洲國古丁所翻譯的夏目漱石長篇小說《心》，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幻夢資料。只有在與古丁相關的外圍資料，「滿洲國」刊物的廣告上知道有這本書。而筆者抱持著興奮的心情實際走訪現代文學館時，卻是碰了一鼻子灰。詢問相關規定的結果，翻拍一張居然要高達16元人民幣的收費，簡直是獅子大開口。然後接著是運氣不好，恰巧現代文學館閱覽室整修中，不再對外一般讀者開放。而提出以研究生的身分是否可以進入時，又還要碰上繁瑣的程序。首先得準備好單位的介紹信，與研究計畫主題，交給現文館提出申請，而後得等到館長同意之後，再另行通知前往查閱。與同行的友人與我解說完程序之後，櫃台的老師還補上一句：「我也不知道館長甚麼時候會在。」截至學期結束即將回台灣時，仍不得其門而入，實在是件可惜之至的事情。
　　在大陸的前一個多月，便將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北京可以蒐集到的資料，而在10月25日至11月4日間，筆者前往瀋陽以及長春進行訪問老師與資料查找的行程，並參訪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的圖書館的東北文獻中心。26日在瀋陽時，拜訪了古丁的長子──徐徹教授。筆者於2008年前往瀋陽時，曾經隨指導教授拜訪過徐老師，這次再前往拜訪徐徹老師，對作家古丁作品已有了更深入理解，而透過徐老師回憶他的父親，能更讓我理解古丁思想、生活，以及盤據在他作品中孤獨感的源頭。而徐徹老師更提供給我關於古丁的生平經歷的珍貴檔案，這份古丁本人親筆寫的經歷，本來是加註在徐徹先生本人的檔案中，在一次機會中看到了自己的檔案，徐老師便藉機翻拍下並整理出來。由於古丁自己的檔案已經被丟失了，所以徐老師提供的這份經歷變格外的重要。在瀋陽時間，對後學照顧有加的徐徹老師，邀請筆者參加一次遼寧省文化人的聚會，會中拜會了前遼寧省新聞出版局局長，現為散文作家的于金蘭女士，作家孫寶鏞先生，畫家吳成槐先生等，在遼寧省享有盛名的藝文界人士，這是一次相當難得的機會，能在近距離與當代中國的藝文人士交流，並一睹曾經走過歷史動盪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風采。
　　離開瀋陽之後，前往長春。在長春有兩件主要目的，其一是訪問李春燕老師。李老師曾任教於吉林大學，是自80-90年代起研究東北現代文學的專家，而讓筆者更想拜訪李老師的原因，是李老師編了《古丁作品選》，並發表過許多以古丁為主要探討對象的論文，可說是進行作家研究時重要的先行研究者。拜訪李老師的過程中，蒙李老師指點，補充了許多筆者論文上，尚未釐清的部份，並且給了筆者許多意見。也蒙李老師餽贈關於東北現代文學的叢書，填補論文資料上歷史框架的不足。這次前往東北訪問的徐徹老師與李春燕老師，兩人都是熱心幫助後學，值得尊敬的研究前輩。
前往長春的目的其二，是參訪東北師範大學的東北文獻中心。該中心藏有許多滿洲國時期的日本出版品，十分珍貴，但當時的日本出版物即便到現在人具有相當大的爭議性。似乎也因為如此，想進入東北師大的圖書館必須備有單位介紹信。筆者上一次與指導教授前往時，雖有介紹信，卻撞上了公休，這更加深了想一探究竟的意圖。這次順利的進入了東北文獻中心，有許多驚喜的發現，如滿洲國時期的重要周刊《滿洲評論》、傳播現代醫學的《滿洲醫學學報期刊》、以及大量的日本人寫作的關於滿洲文化風土的描繪。除了日系的資料，另外，也發現了當時古丁的同人團體翻譯出版的《菊里夫人傳》，這本一般的偉人傳記有意思之處，是他借著描述居里夫人的一生，連帶地納入了波蘭被帝俄統治與剝削的悲劇，而聚有這樣主題的一本書，在成為日本帝國的滿洲國出版，隱隱帶有針對日本剝削滿洲的類比。另外，文獻中心收藏的《盛京時報》也是當時十分重要的報紙。尤其《盛京時報》的文藝副刊走向與當時提倡白話文學的現代文學方向冏異。其中有大量的古文，考證，與詩詞作品，以及古典文人風格的是唱和。同時在《盛京時報》連載的《福昭創業記》，是一部講述清朝開國的長篇章回小說。從這兩點來看，《盛京時報》還肩負了宣傳「滿洲國」的王道意識形態，透過文藝作品，製造了一個與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相逆行的走向，產生了文藝上與「滿洲國」的特殊國家型態掛勾情況，也說明了此副刊為統治者發聲的政治正確性。
　　雖然此行看到許多有趣的資料，但美中不足的，東北師大的圖書館似乎也在做內部的整理，使得資料庫看見有的資料，實際上並不在相對應的地方，若要做更全面性的查找，勢必得花上比原計畫更多的時間，只好先將看得到的東西掌握住，留待未來的機會。結束了在東北的行程，。
　　在清華大學中文系這一學期，筆者旁聽了中文系王中忱老師與歷史系劉曉鋒老師合開的「東亞文獻閱讀」的課程。這是一堂以閱讀日本重要報紙《朝日新聞》為主軸的課程。在課堂上，伴隨著《朝日新聞九十年》社史，觀察從明治時期到戰爭期間在新聞媒體中，所呈現的日本近代社會的發展與日本在這發展的過程中，與其周邊國家的關係。這也因為這樣的跨文化特性，這門課上有來自中國、台灣、與日本東亞各地的學生參與，並為閱讀這份報紙提供了與各自社會與學習經驗相關連的視角，讓課堂討論有十分豐富成果，並且在學期即將結束時，這門課組織了一個發表研究心得的工作坊，讓所有的老師與同學們發表一學期以來的研究成果。這樣的研究生課成的上課形式，是新鮮的體驗，同時也因為工作坊的發表，需要大量準備以及對關切主題縝密的思考與創新，不論是從《朝日新聞》報導的歷史事件，副刊連載，甚至是廣告等，針對新聞媒體上各種不同主題的進行精彩的發表與熱烈的討論。
　　
結語　　
　　
這次前往大陸地區不同於以往經驗，過去即便是參訪圖書館，畢竟還是帶有些短期停留的旅遊性質。這次停留在大陸學習的時間長達一學期，換言之，比較像是在過日子的感覺。因此，跟先前來大陸時不同，與當地人的互動就有所區別。
　　在這一學期裡，但認識新朋友的時間比起短期的停留以是綽綽有餘。並且拜清華大學是國際性的重要大學之便，認識了大陸各地的學生，以及國外學生。一般而言，大陸的同學們最感興趣的是兩岸的情勢與目前台灣人對統獨的看法，以及國共之間的歷史。在跟他們介紹台灣社會對歷史的觀點時，也會試著跟他們解釋，台灣在歷史發展中所遇到的種種情況以及變化，從日據時期到光復，甚至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與解嚴之後的多元開放社會。並且還會跟他們介紹台灣當代對歷史的反省狀況。相對而言，這提供了他們一個相對開放的歷史視角。
　　在交換訪學的期間，恰巧也發生了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事。雖然大陸當局將所有相關新聞屏蔽，但其實我的室友與鄰居們幾乎都當下得到了消息。甚至，還有的同學有辦法找到零八憲章的全文。這樣的情況，其實也就表示即便上層的政府單位表現出來嚴厲的控制，但其實始終是百密一疏，實際的完全控制是無法達到。那麼從知識分子與學生對於被封鎖的資訊的掌握，足以看到一股要求與期待改變的聲音存在。然而，筆者以為，改變必須訴諸於大陸內部的力量，而非外在所能強迫的。如劉曉波一事，雖然我的朋友們也都期許更為開放社會的到來，但大多數的人也都人為這是國際對於中國大陸又一次的作對，又一次想借國際的力量改變中國。若是觀察18世紀至20世紀的中國現代歷史，不難發現近代中國所遇到的悲劇性的歷史，幾乎都與外在的壓力有關，那麼從外面去迫使中國產生改變，觸碰到這個歷史創傷。而或許兩岸的交流，促進彼此間的理解與認識，正是可以觸發內部變化的因素。
　　透過這些與大陸學生的交流經驗，使得我在北京訪問的這訪問的這一學期，所得到的成果，不僅是在畢業論文的資料的蒐集方面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收穫，共重要的是體驗了大陸這個在看起來許多文化上與我們相似，但實際卻上又具有許多差異的社會。有趣的是，語言的共通也讓我們彼此之間有更多的機會去深入理解我們彼此的差異，進而體認到雙方社會差異的存在。或許在這樣彼此溝通並認識互相差異的過程中，或許能從中尋找出分析甚至處理兩岸歷史問題的可能性。感謝國立清華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給我這次寶貴的學習機會。
　　
 
